
訪蔡耀明老師談佛教禪定學 

／呂凱文採訪‧整理 

 

問：老師在華梵大學開佛教禪定學這門課，在國內一般大學教育體制

內，這似乎是未有先例，可否請老師談談開這堂課的動機。 

答：好像惠敏法師以前開過類似名稱的課程，不過細節我不太清楚。至於說到我

開這門課的動機，主要是我認為在大學的佛教研究雖以經義探討為主要取向，但

是佛教禪定學仍然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如果同學沒有透過典籍瞭解佛教傳統是

如何講究禪定這件事情，那麼在義理探討方面，或者想要深入義理時，就會欠缺

一塊很重要的基礎。我主要是為了彌補這塊基礎，才開這門以經典為主，介紹與

討論種種有關佛教禪定的課程。 

問：在教材選擇與這堂課的範圍，老師當初是怎麼設定。 

答：教材選擇方面，主要是以佛陀留下來的經典為主。我們知道除了經典外，印

度、西藏與漢地也都有很多與佛教禪定相關的註解，歷代大德與祖師也有許多個

人精心之作，不過這一些都沒有在課堂裡介紹。因為這只是一學期的課程，若能

夠瞭解經典有關禪定的教示，就已經是不簡單的事情。 

  至於選定的經典方面，則分成兩個部分。第一部分，大概是以一學期的三分

之一時間放在《阿含經》上面。因此，我事先把《大正藏》四部阿含裡有關禪定

的文句整理成冊，大概是一百六十頁。上課就看整理出來《阿含經》上一百六十

頁左右的有關禪定的文句。 

  隨後的第二部分，則選取一些大乘經典。比如說，較為人熟知的《般舟三昧

經》、《月燈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華嚴經‧十定品》，還有《大般若經》

的第十五會，亦即〈靜慮波羅蜜多分〉。以一學期的三分之二時間，研讀與討論

這些大乘經典裡有關禪定的文句或甚至整部經文。 

問：所以這堂課是一學期的課，三個學分。 

答：因為我傾向於把一個課程在一個學期內結束，這樣比較密集。這課程當然也

可以設計成一年，可是開成一年，難免變得有些鬆散。在一個學期內，當然無法

把有關佛教禪定的資料都涵蓋。然而，研究所的階段，重點不在於對所研讀或探

討的材料，從第一句讀到最後。這課程是讓同學知道，與佛教禪定相關的第一手

資料在哪邊，第二手資料主要有哪些，以及當代學者的探討大概是什麼樣的傾

向，讓同學掌握這些文獻的大致面貌，然後挑其中一些比較根本的資料深入研讀

與探討。 



  此外，當課程結束後，有興趣的同學也能按照自己興趣的方向，進一步去研

讀，繼續跟我討論他們個人專攻的典籍或課題。譬如有人要專攻《般舟三昧經》

或《觀無量壽經》等，都可以有後續的開展。用一個學期介紹這門課程，可以用

非常緊湊的方式來進行，同學也可學得很起勁。 

問：老師留美這段期間有沒有接觸相關的學者專家開類似的課程，如

果有的話，他們授課方式是如何呢？ 

答：事實上，這個課程是我到美國讀書才第一次接觸。以前我在台灣的哲學系所

研究哲學和佛教時，幾乎沒有老師特別強調佛教經典關於禪定方面的研究。到了

美國，因為基本上它是個相當講究實用的國家，所以就佛教研究而言，佛教心理

學特別引起他們興趣，而佛教禪定這個課程是與佛教心理學密切結合的。 

  我在柏克萊大學的時候，曾上過大學部與研究所的佛教心理學課程。一般而

言，這個課程在大學部至少有兩百五十個同學選修，研究所則大概有二十位。這

門課開在心理系，由心理系一位專攻認識心理學的教授（Eleanor Rosch）來開，

她本身對於上座部佛教與西藏佛教的禪定都有數十年的實修經驗。 

  她個人以認知心理學的專長，配合一般美國學生實用的傾向，特別是拿到臨

床心理學來運用，把佛教禪定與佛教心理學這兩個領域，實際地讓選這門課的學

生能夠體會到底裡面是怎麼回事，然後可以進一步運用在他們各自的學科專長。

我所了解的是，以心理系和哲學系的學生居多，尤其研究現象學的哲學系的學生

很多都會來聽這個課程。除了這兩個系外，各個系都有，但是人數不是顯著的多。 

  柏克萊大學的這類課程，每次在開始上課的五分鐘，授課教師會把今天所要

講的佛教禪定的實際操作方式，講說一遍，然後用五分鐘到十分鐘的時間，要同

學實際地做這件事情。一般來說，美國孩子相當好動，上課時讓自己舒適的各種

動作都有，可是佛教心理學跟佛教禪定的課程，一開始都是用五到十分鐘要同學

實際做禪修的功課。比如說怎麼修止，怎麼修觀，像修止時，怎樣把注意力放在

鼻間的亮點，修觀時，怎樣觀察及投射自己的妄念等等，每一堂課都是逐步逐步

有它的進度。 

  我的看法是，學生幾乎百分之百都能夠按照老師在每一堂課所給的進度實際

操作。這個效果非常好，除了上課一開始操作將近十分鐘之外，操作之後接著就

介紹上座部佛教學說與西藏佛教裡面，各式各樣關於止觀的理論，它們背後的根

據。然後，老師或同學都會提出像深度心理學，或像佛洛依德的潛意識心理學，

或像現象學，從意識或意向性的覺察等等，作一種相互思考與激盪的公開討論。 

  大致上，柏克萊大學的這類課程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實際操作。第二

個部分是老師講解每一課程單元操作的根據，也就是在不同的佛教傳統裡面其學

說的根據。第三個部分就是討論。除此之外，要求學生寫日記，把個人在課堂以

及課餘時間關於佛教止觀方面的體會記錄下來，一個禮拜寫一篇這方面的心得報

告，這個心得報告他們稱之為日記。一個學期下來，就累積好幾篇心得報告，個



人也可以從中看到一整個學期裡，對於掌握自己的念頭和觀察自己的妄念方面，

是不是有實際的進展。這個課程很活潑地結合佛教理論，並且要求同學做一些實

修的心得報告，剛剛講的是大學部所做的事情。 

  如果是在研究所，前面的五到十分鐘也是要求同學做這樣的操作。不過，老

師會事先對每一個禮拜的主題，規劃出相關的文獻。由於這門課不完全為佛教研

究的學生開設，所以幾乎不太讀原典，而是讀很多當代的作品。這些作品主要有

兩方面，一個是以佛教理論與實踐為主的英文書刊，另外一個並非以佛教研究為

主，而是以心理學或哲學為出發點，探討意識活動的文章，作為閱讀與討論的佐

助工具。 

  研究所的課，老師會事先要求學生就指定的材料研讀和做課堂報告，這跟大

學部只聽老師講說相關理論，然後聽過之後看看有什麼問題再提出來，一個算是

比較主動，另一個算是比較初步或被動的方式。大致說來，理論跟實踐這兩者並

重。以上大概是我觀察的一個結果，這個課程是非常叫座的。 

問：聽完上面的描述，我有三個問題請教。首先，美式的這種佛教心

理學與禪定學的課程，就老師觀察有何優點或缺點？其次，在教學的

師資方面是不是一定要有禪定經驗才能夠來教這門課呢？還有，您所

開的這門佛教禪定學顯然是略過第一個操作階段，何以老師為這般選

擇呢？ 

答：總共這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環環相扣。就第一個問題來說呢，我想它的優

點和缺點是顯而易見的。它讓同學能夠把佛教禪定學當作活活潑潑的一門學問，

而且不外於每一位學習者之外。在把握個人的身心上，只要你有步驟漸次在課程

裡操作或內觀，你就可以對這門學問有所體會。換言之，優點就是能夠以活活潑

潑的方式將佛教禪定帶給或帶進每一位學生。缺點呢，就是跟我們接下要探討的

問題有關係。你到哪邊去找一位在理論和實修上面都夠資格的老師來教。 

  舉個例子來說，像有的人數學很好，可是不見得有能力把別人的數學教好，

有的人英文好，可是只是自己會，卻不會教英文。禪定也是一樣的。有的人既懂

理論又懂得實踐，就算實修的工夫達到一定水準，也不見得能夠把自己這方面數

十年的禪修經驗教給其他人。個人實踐是自己的事，可是當你面對幾十個或兩三

百個學生時，你怎麼可能進入到性向與心意識之流去照顧在背景與學科都有很大

差異的學生。不只是本身要有經驗，而且要把經驗在相當程度能夠涵蓋不同的學

生，這是個很大的挑戰。還好這位教授在理論與實修上很有經驗，帶起學生來還

蠻能應付得過。 

  這是因為她另外有心理學訓練的背景，當她把禪修經驗以有步驟的方式講授



出來時，就不會顯現太主觀的色彩。這種以一般臨床心理學處理的方式，將禪修

介紹出來，以及聽到同學操作而有問題時，她都能夠該主觀的時候把它主觀化，

該客觀的時候把它客觀化，這大概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屬於個人教學技巧的淳

熟。 

  第二個問題牽涉到師資的養成。師資的養成必須對於佛教經典本身，與佛教

在歷史發展裡所出現的各式各樣的禪定傳統，都能夠在理論上面有所涉獵。同

時，你本身也必須在實修上面有一些經驗，才有辦法在講課時，不偏不倚把實際

操作納為課程設計的一部分。如果能夠再掌握當代的行為科學，像心理分析或臨

床心理學技巧，那麼我想師資的養成就能夠更加完善。很幸運地，我碰到的老師

就是接近這樣的典範。 

  第三個問題，就是為什麼我在華梵大學只強調以經典為主。這主要是基於兩

個考慮。第一個考慮是個人對佛教禪定的實踐部分所知非常有限；其次，就是考

慮到台灣在接受當代各式各樣的佛教現象時，是一個幅湊中心，因而有的同學，

比如說，是走中國禪宗的傳統，或是走緬甸內觀的傳統，有的同學是走西藏佛教

的傳統，我的經驗完全不足以涵蓋這些實修上相當不同的傳統，因此就沒有辦法

將這個部分納入課程。 

  而且，還必須嚴肅考慮實際操作之後，可能引發的負面反應。我們必須正視

禪修過程當中可能引爆的一些較為負面的內容。 

  因為佛教傳統裡，趣向涅槃是依於戒定慧三學。而戒定慧在根本上就是要去

面對佛教修行裡的根本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業障。業障在禪修是以各式各樣的妄

念來表現，而一般人若希望用很短的時間，比如說用一個學期或甚至兩、三個月

的時間速成，希望透過禪法讓自己焦慮的心情得到平穩。然而，當你面對業障和

妄念，視之為禪修操作重點時，業障和妄念就長期與你處於短兵相接的狀態。 

  想要在禪修上引導人的教師或是師傅，必須事先看到，什麼樣的妄念會透過

特定的止觀或像安那般那念這種氣息的修練而被引發出來，以及知道要以什麼樣

的禪修操作技巧，或佛教修學的法目來予以對治。這是一門非常深刻講究的工

夫，所以我沒有辦法貿然開張，因為貿然開張等於是教給學生一套把妄念引發出

來的辦法，可是你沒有辦法逐步帶領學生去轉化妄念成為智慧，如果是這樣，這

種教學可說是不太負責。因為有這麼許多的考慮，所以我沒有把實踐這個部分納

入課程設計裡面。 

問：大概有多少人來選修這堂課呢？一般會選修這堂課的學生，他們

的動機是什麼？ 

答：真正選這堂課的同學有十位，若包括旁聽的話，大概有十五位，另外有幾位

從校外來，每堂課都來旁聽。同學會修這門課或旁聽這門課，我想一方面是他們

以佛教研究為重點，除此之外，有些人只是希望對佛教禪定多一層認識。可能每

位同學聽課的動機不完全一致，大致來說，總是對這門課抱持著一股好奇心，也



就是求知欲上很自然的表現。我在課堂與課餘時間都盡量照顧同學這方面不同的

需求。 

問：老師在功課上有無任何的要求嗎？ 

答：因為這是研究所的課程，我習慣在每學期上課的第一天，就把這門課在這學

期裡要怎麼進行，要讀哪些材料，要討論哪些東西，都講得清清楚楚，所以同學

需要做的，就是初步認同這門課的宗旨與課程設計的方向與重點。在第一次上

課，我也會把這門課所涵蓋的材料，全部都丟給同學，這樣他們就可以省去很多

跑圖書館和找資料的時間。 

  在寫報告方面，則需要進一步參考其它材料，這些我大致都會列在授課綱要

裡。同學可以跟我拿授課綱要所列的額外的參考資料，並且跟我討論。以這個為

背景，每一個星期的課程，我們都按事先規劃的時間進度，同學先把材料閱讀過。

由於這門課是三個學分，所以有三個小時。前兩個小時，我們讀經，讀《阿含經》

以及大乘佛教有關於禪定的經典，第三個小時就拿當代學者的文章來討論。而當

代學者的文章也都是配合每一個禮拜的進度，把進度裡面所牽涉的主題，取一篇

當代學者專門的研究成果作為討論的內容。為了使討論能夠順利進行，事先閱讀

是非常重要的。再來就是課堂講授與討論，我要求同學上課時要積極參與討論。

當然，每位同學都相當投入。 

  除此之外，就是學期的研究報告。有幾個方式做研究報告。第一個方式就是

依照個人的興趣去寫一篇有關佛教禪定的文章；第二個方式就是去找一篇當代有

關佛教禪定的學術作品，然後做第二序的研究。所謂第二序的研究，我在課程綱

要裡面寫得很清楚，首先，同學要選定的文章是具備世界水準的，可以是是一本

書或是期刊的專門論文。第二序研究是與第一序研究相對的。 

  所謂第一序研究，就是你完全針對第一手資料內特定的課題深入的探討；第

二序研究，就是找一本夠份量的書或文章，就這本書或這篇文章作一番探討。探

討的內容包括，你對於所探討的這本書或文章，它的主題在哪邊，這本書的重要

結論在哪邊，它是經由什麼樣的重要材料，經由什麼樣的論證工作而得到這些結

論，這些你都要弄清楚。然後，這本書或這篇文章在反駁其它學者或其它學派的

觀點時，它是以什麼樣的方式，比如說，是不是公平去對待它的論敵等等，你也

必須清楚地將它的論證格式整理出來，然後將這本書或文章所引用原典的每個主

要出處，檢查原典的根據。 

  做第二序研究時，還不需要看作者所引用原典的全書或整篇文章，只需要看

所引用原典段落的前後一兩頁，並且去思考作者是以什麼樣的方式引用原典裡的

段落，是不是有以偏蓋全，或者引用資料論證時，是不是有稻草人攻擊等等。透

過追溯註腳的方式，你可以看出一篇夠水準的文章是如何建構完成的。然後，還

要求同學對於作者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觀點，提出個人的反省，從主觀的立場來

評論。以上大致就構成第二序研究。 

  第三種方式，則是將藏經裡關於佛教禪定的文句加以整理。如果同學的基礎



訓練不夠，或做第一序研究的相關背景不足，就可以考慮選擇這個方式。這個方

式就是除了上課所正規討論的《阿含經》、《首楞嚴三眛經》、《般舟三眛經》之外，

一個人負責一整冊藏經，將有關禪定的文句整理出來。整理出來後，接著做摘要

的工作，然後再做經義解析。在研究所就是要訓練同學直接去面對原典。大學部

的水準，只要就老師講課的內容做摘要，以及就一般入門的書籍掌握住它的概要

就可以了；研究所階段的工作，則必須面對原典。 

  因此，以藏經做為原典的根據，一個學期過濾一冊藏經，大概八百頁到一千

頁左右。面對原典時，要把大學部已有的摘要工夫用上。用上之後，光是會摘要，

還是沒辦法形成積極的研究能力。因此，以摘要做為基礎，以所選定的這一部藏

經關於禪定的重要文句，進行解析的工作。解析就是包括專門的語詞，像止觀、

安那般那念等等，你要能夠回到各個文句脈絡解析這些語詞的用法與意思。之

後，你要對於所從出的文句檢視它在佛教禪定脈絡上的位置，並且進一步詮解在

佛法操作上面的義趣，這是屬於經文解析和詮釋的工作。同學若有興趣，甚至還

可以做文本批判的工作。總之，這就是根據與禪定有關的原典，進行摘要、解析、

詮釋，或者是文本批判的工作。 

  這些方式的交叉運用是我在美國學的。一般在柏克萊大學，他們從開學的第

一天到最後一天都是屬於衝刺的狀態，直到期末考報告交出之後，每個人才各自

散開度假去玩。像這樣一緊一鬆的情況，開學期間都是非常緊湊，有各式各樣的

資料要找，然後報告要準備，他們有兩篇的期中報告是很正常，再加上一篇重頭

戲的期末報告，大概一個學期內光是一個課程要寫三篇報告是很常見的事。除了

課程準備外，一個學期三篇或至少兩篇的報告是非常重的負擔，因此從開學第一

天一直到期末報告交出，就是經常處於衝刺的狀態。我認為這是很好的訓練，同

學們在一個學期裡有一個課程重點，這個課程的重點在它的第一手資料、第二手

資料以及研究方法方面，都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把它衝出一個相當可觀的成績。

因為必須這樣地衝刺，等到你衝過頭之後，就知道自己的份量到底在哪邊，所以

期末報告交出後，就可以大大放鬆一下。 

  有緊有鬆，可以讓同學有一個蠻好的學習環境。如果不是這樣高標準的要

求，同學可能會覺得一個學期鬆鬆散散就過，很多該學的東西沒學到，很多該會

的工夫都不會。研究所就是要做趣向專業的研究工作。或許其中有人並不把學術

研究的工作當作這輩子的重點方向，但這也無妨，至少在修讀這門課時，體會專

業訓練是怎麼一回事。說不定以後當個中學教師，雖不再走專門研究的路線，可

是這段專業訓練的過程所凝聚的經驗，對於往後個人的生涯內涵多多少少會有所

啟發的。至少這輩子有段期間，被老師往專業研究逼成這個樣子，就知道人在被

逼的情況下有很多潛能會被激發出來。 

  為什麼這樣會逼出效果來呢？因為我怎麼逼學生，就先逼自己，所以我在同

學面前做一個示範，比如寫研究報告，我自己以身作則把時間和精力大量投注下

去，同學多多少少也能夠感受到，同學也都蠻用功的，這風氣就帶開了。 

問：請為我們談談佛教禪定學這堂課的主要內容。 



答：由於課程的進度是根據《阿含經》與大乘經典來進行，在《阿含經》裡，佛

教禪定是放在戒定慧三學的架構，因此怎樣由禪定來開顯智慧，或者透過禪修的

訓練達到解脫，《阿含經》就顯示出聲聞乘這條道路。聲聞乘以解脫做為最後的

目標，因此光是禪定是不夠的，重要的是如何以禪定來得到解脫，以及如何以禪

定來開顯智慧，這是在《阿含經》裡所要學習的重點。以這個架構來看，我們可

以瞭解佛教禪定的背景是由釋迦牟尼佛決心出家、求道開始。出家之後，一路參

訪其它宗教在禪修方面很著名的高手，其中有的大師達到無想定的程度，有的大

師達到非想非非想處的禪定。 

  從佛陀自己敘述出家的過程裡，禪定這方面是佛陀親身經歷的，而親身經歷

卻不是無師自通，是從當時宗教界的領袖人物一個一個這樣學過去的。但是佛陀

發現他們都不究竟，不能夠徹底把生死輪迴的問題解決。所以他自己創出一個重

要的禪定，也就是滅盡定。如果從四禪、四無色定到滅盡定這條道路來看，那麼

色界四禪與無色界四無色定是佛教與其它宗教共通的部分。不共通的就是滅受想

定。在《阿含經》裡所開示的聲聞乘，有一個剛剛所講的正規的路向，就是從初

禪、二禪、三禪、四禪，進入空無邊處定、識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

想處定，再從這四無色定進入滅受想定，這是正規的道路。 

  從這個正規道路別出一格的，就是空、無相、無願這三個解脫門。這三個解

脫門相對應的就是三三昧，也就是空三昧、無相三昧與無願三昧。如果以佛陀住

世時，印度傳統的禪定做為衡量的線索，那麼在《阿含經》所看到的三三昧，空、

無相、無願這三解脫門，可說是釋迦牟尼佛所創造的不共禪定。 

  不共禪定剛剛指出，一個是走在四禪與四無色定上面的滅盡定，另外一個是

三三昧。除了這二個之外，還有第三條路，就是走慧解脫這條道路。慧解脫的基

礎來自於觀察緣起，在《阿含經》裡面常常談到緣起法甚深甚深，這指的就是你

必須依照非常深刻的禪定才能夠親自看到緣起相續的歷程。問題是依於什麼樣的

禪定才能去觀照緣起，而這件事情在《阿含經》裡面並不是透露的非常清楚。不

過大致可以做出這樣的結論，為了洞察緣起所依據的禪定，可以說是佛教所開展

出來的第三個不共禪定。 

  另外一個就是以修氣息為主的安那般那念，而安那般那念也是在《阿含經》

所看到的相當奇特的一套禪修方法。它沒有辦法單純地納入印度傳統的四禪四無

色定裡面。 

  我的看法是，修安那般那念對於得到慧解脫是個相當重要的基礎工作。如果

你把四禪四無色定所走的道路，稱為偏向於心解脫這條道路，那麼由安那般那念

與觀察緣起所下的工夫，就是以慧解脫做為主導的。而在慧解脫上所下的禪修工

夫，顯示出佛教的禪定有它的貢獻，不論對於印度的宗教或一般禪定的傳統。對

於我們當代，也有相當重要的啟發。這個啟發是，禪定不只是拿來緩和一下我們

緊張的生活或是焦慮的情緒而已。它原本就具有重要的目標，就是趣向解脫或開

顯智慧。這些都是我們在研讀《阿含經》的時候，從經文中逐步逐步得出的理解。 

  第二個是大乘經典。根據《大般若經》，大乘是以六個波羅蜜多做為最重要



的操作內容，禪定波羅蜜多或靜慮波羅蜜多是在六波羅蜜多裡排行第五個，緊接

在般若波羅蜜多之前。它的重要性可說沒有辦法被否定的。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下，同樣是在講究禪定這件事情，《阿含經》所講授的方式，與大乘經典所提倡

的到底差別在哪裡？我們這可不能一概而論，因此就選取五、六本不同的大乘經

典加以研讀。具體來說，基於修學禪定的目的有不同的安排，相對地，禪定操作

的重點與操作的立即網絡也跟著有所不同。如果以這樣的方式看經典所呈現的禪

定，就能夠比較活潑。比如說在《般舟三昧經》裡面，它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入

得般舟三昧。般舟三昧的意思是現在的十方諸佛在你的定境裡現前，而這是它最

主要的目的。整個禪定的準備工作與它的重點都是在於趣向這件事情。而這件事

情跟剛剛所說的，聲聞乘以解脫為目的相當不一樣。像般舟三昧操作的重點就特

別在念佛三昧上強調，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不同的網絡，隨著不同的目的，它的

操作重點就跟著調整。因此有必要透過許多的經典來凸顯這麼許多不同的事情。 

  比如說在首楞嚴三昧，它號稱通過這個禪定的訓練，可以把不論是聲聞乘或

菩薩乘裡面的禪定，通通都收攝在首楞嚴三昧裡，而且這個三昧是趣向佛陀果位

極其重要的一個憑藉。那重點就在於，怎樣通過聲聞乘以及菩薩乘禪定的訓練，

歸結到以首楞嚴三昧來做為總領隊，或做為把所有的三昧通通收攝到最重要的一

個禪定裡面。首楞嚴三昧就是要辦到這樣的一個事情，而且做這工作時，它有一

個目標，就是為了成佛。這與《般舟三昧經》只為定中能夠見佛、向佛問法，有

所不同。所以不同的禪定經典的禪定項目，它們的目標不一樣，裡面的細節也都

各有千秋。 

  此外，在《大般若經》裡面，我們可以看到至少三個重要的禪定，一個是獅

子奮迅三昧，另一個是超越等至，第三個是金剛喻定。先講第三個，金剛喻定是

在菩薩乘裡面跟滅盡定相當的一個禪定。聲聞乘通過滅盡定就可以達到阿羅漢的

果位，在菩薩乘裡面，透過金剛喻定就可以達到佛陀的果位。為什麼在菩薩乘裡

面講究金剛喻定，而不像聲聞乘只講滅盡定，這有它內在的考慮。聲聞乘透過滅

盡定，是為了斷除煩惱、取證阿羅漢果，這是這輩子精神修為該做的事情都已做

了，然後很清楚知道再也不會又到這世間來。所謂我生已盡，所作已辦，自知不

受後有。而金剛喻定在菩薩乘裡面有兩種功能，第一個就是不僅要把煩惱斷除，

也一併把煩惱習氣相續斷盡；第二個就是要把智慧上面重重無明的障礙予以斷

除。在滅盡定，對於斷除所知障不那麼去強調，因為它面對的主要是在這世間生

死輪轉的煩惱問題。而金剛喻定呢，它面對的是煩惱習氣相續，以及所知障最極

微細的那個部分。我們在讀經的過程，都可以把各種禪定差別的地方逐步看出來。 

  獅子奮迅三昧以四禪、四無色定到滅盡定做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

去做順序往上與往下，在不同禪定階位做次第上昇或次第下降的工作。這個步驟

就是跟佛陀在涅槃之前所顯現的一模一樣，就是由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然

後一路上去到非想非非想處定，再到滅盡定，再由滅盡定退回來，退到非想非非

想處定、再退到四禪等等。這是在不同禪定階位之間，做往上跟往下移動的訓練。 

  至於超越等至，則是一種跳躍式的訓練。跳躍式的訓練就是由初禪一跳跳到



滅盡定，由滅盡定再翻跟斗就跳回四禪，由四禪再跳到非想非非想處定，再由非

想非非想處定一跳就跳到二禪。為什麼要這樣子跳？第一個就是為了讓修學禪定

者，不只是去安住這些禪定，還要能夠一一穿越；第二個是訓練修行者不產生法

執，因為能夠趣入禪定，這表示在袪除煩惱上面已經有相當的水準，而煩惱的斷

除伴隨著輕安喜悅等等覺受的生起，這些情境是很容易讓人產生染著的。要求禪

修者在不同禪定之間作超越的跳躍，這對於放棄法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訓練。 

  要放下法執，光用講的並不容易辦到。法執的形成在於進入法目的操作時，

它裡面的情境太吸引人了。通過這種跳躍的訓練，就會瞭解到這些不同的禪定階

位能夠去加以跨越或超越的時候，它本身是沒有堅實恆定的體性。你可以透過動

態的超越產生更高超的境界，這就能夠實際放下對於安住初禪到滅盡定所形成的

法執。 

  第三個，它的功用是要產生特殊的能力。因為若只是一禪一禪這樣子讓自己

循序安住的話，你的能力是相當有限的。可是如果你是透過跳躍的方式，在不同

禪定階位上做這種來回奔跑的工作，你的特殊能力就形成。問題是這種能力是做

什麼的呢？它主要是要形成兩方面的作用：一個是渡化眾生上的方便，你的方便

是透過你的能力形成的；第二個是用來直接幫忙其他人，因為如果你只是為了解

決自己的問題，比如說生死輪迴的問題，相對來說，這個並不頂困難。如果你是

要解決各式各樣眾生的問題，就必須練出更為高超的能力，而這種更為高超的能

力就是透過像超越等至來回的跳躍，你才能夠從涵括一個人的能力，拓展到可以

涵括多數人的能力。 

  這就是我們在大乘經典看到，為什麼大菩薩在經典裡面有各式各樣不可思議

的能力，這些能力絕對不是憑空而來的，也不是一般信徒想像中有這些救世主或

是救世的菩薩，然後就丟給他們這些超凡的能力，不是那個樣子。重要的是這些

菩薩在他們修學菩薩道時，通過這些屬於菩薩乘專門的訓練。 

  菩薩乘要求在六波羅蜜多腳踏實地的修行，藉由禪定波羅蜜多來助成菩薩道

的修學。在菩薩乘受到一些不同於聲聞乘的禪定訓練，才使修行者成為菩薩，而

不是成為聲聞乘的聖者。我們在研讀這些經典的時候，就可以知道是什麼樣的訓

練背景造成這些菩薩相當殊勝的智慧以及能力等等。這使得我們在瞭解大乘佛教

的很多特質時，至少能夠以禪定做為根據來看得更清楚，而不至於說只是知道這

些大乘經典的菩薩很厲害，但是為什麼厲害，卻不知道。正是如此，透過佛教禪

定學這門課的訓練，可以讓同學清楚看到各種禪修教法之間的不同風貌。 

 


